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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主要是指在儿童作品文本中体现出的、通过人物游戏所传递的一种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旨

趣，并实现儿童内心愿望的精神。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是“幻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儿童文学游戏精神

具有快乐性、幻想性和自由性的三性特征。“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作品的主要呈现形式为：通过“顽童”“小大人”、“反派”等人

物形象的塑造凸显游戏精神；通过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嬉笑与吵闹、虚拟与真实凸显游戏精神；通过语言夸张凸显荒诞

美、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维、语言突转凸显惊奇，从而凸显游戏精神。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编创的意义在于：游戏精神是

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所在，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延续游戏精神。因此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作品编创的重要

依据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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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game spirit”in children’s literature mainly refers to the spirit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text of
children’s works and conveyed through character games, which conforms to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aesthetic purport, and realizes children’s inner desire. Zhou Zuoren thinks that game spiri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the spirit offantasy”, “the spirit of pleasure” and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e game spiri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pleasure, fantasy and freedom. The main forms of“game spirit”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as follows: to highlight the game spirit through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such as

“naughty boy”, “little adult” and “villain”; to highlight the game spirit through clumsiness and cleverness,
playfulness and noise, virtual and reality contained in the story; to highlight the absurd beauty through language
exaggeration, reverse thinking through language reversal, and surprise through sudden language change, which
highlights the spirit of game. The significance of game spirit for the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lies in that
game spirit is the basic attribute and connot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media era needs to continue the game spirit. Therefore, game spir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and criterion for the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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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主要是指在儿童作品文

本中体现出的、通过人物游戏所传递的一种符合儿童

心理需求和审美旨趣，并实现儿童内心愿望的精神。

游戏精神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人物刻画方面。儿

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包括心理、智力两个方面的因

素，它生发并延续了人类的原始情感，根植于人类心

灵的深处，任何年龄段和任何种族的人都能感受到它

所表达的愉悦、快乐、享受、自由、热闹等一系列外在

形态，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内涵。游戏精神不但有一定

的美学水平，能提升儿童的美学修养，还有一定的风

格个性，能陶冶儿童的情操。游戏精神对儿童文学的

影响颇深，可以说，游戏精神影响了儿童文学的编创

与发展。

在西方，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十八世纪就指出文学

和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之后以游戏来解释文学基

本上成为西方美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基于此学术传

统，后来者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扩充，比如席勒、伽

达默尔、斯宾塞、苏珊·朗格、和郝伊津哈等人，从心理

学、教育主义、美学、人类学、哲学等多角度对儿童文

学作品的游戏性进行了解读。在中国，近代儿童文学

的奠基者们，已经充分注意到游戏性这一理论问题。

“五四”时期，饶上达指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就是模

仿游戏和化妆游戏［1］。周作人认为游戏精神就是“幻

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2］202《爱丽丝漫

游奇境记》就是儿童的非训诫的教育书籍，表达了空

灵与幻想，快乐与嬉戏，正好满足了儿童的需求［3］54 。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儿童学问的游戏性成为时代的

主旋律。班马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开拓

者，他的三部专著《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儿童文学

理论批评与构想》和《前艺术思想》集中体现了游戏精

神的问题。孙建江的《二十世纪儿童文学导论》、刘绪

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王新志的《试论林格伦童

话的“游戏性”》、侯辛华的《析阿·林格伦作品的小淘

气包形象》、周彦的《论游戏精神与幼儿文学》、王金禾

的《论儿童游戏与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俞义的《简

论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黄晨的《儿童文学游戏精

神初探》、陈恩黎的《生命的欢歌：儿歌的游戏性》这些

都是这一些时期集中探讨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优秀

作品。

游戏与儿童之间有着有形与无形双重的关联和

亲密。儿童在游戏中不断生发对外界的认识，不断探

索，以游戏的手段深化对世界的认知。游戏通过外

化、物化的载体，支持儿童的心理需求和生理上的生

长需要，它在实质上可以说是儿童本能行为的具体体

现。因此，游戏精神作为儿童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精神，更应该融入儿童文学中去，成为儿童文学的审

美支柱和重要标准。

一、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三性”理论

周作人认为游戏精神就是“幻想精神”“愉悦精

神”和“自由精神”，这是对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高度

概括，是“三性”理论的总纲。换而言之，儿童文学的

游戏精神具有快乐性、幻想性、自由性三大特征。

（一）游戏的快乐性

《辞海》对“游戏”一词的解释是:“体育手段之一，

文化快乐的一种。”［4］2554 游戏最终目的是使得儿童更

加快乐。幼儿文学作品的游戏精神，本身并不是给儿

童普及知识，也不在于阐述“大道理”。而在于用高雅

的手段造就儿童快乐、宣泄和释放的心理。文本的幽

默、轻松、荒诞是其根本特征。

在西方，康德也认为游戏的功能在于其快乐作

用。游戏不同于劳动的关键在于游戏是快乐的，劳动

是困苦的［5］407 。郝伊津哈认为儿童为什么喜欢游戏

是因为作品本身能为儿童带来身心的快乐，所以游戏

的偷悦性是文学作品的根本逻辑［6］3 。在中国，有一

部分学者把儿童文学的快乐性和教育性进行对立，认

为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追求其对儿童的规劝，训诫等教

育功能。把成人的知识和道德规范，通过儿童文学作

品传递给儿童。长期教育性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文学，

使得儿童被动学习，对儿童文学索然无趣，最终是不

适合儿童发展需要的。

快乐性是从儿童需求出发的，遵循了儿童本位，

以儿童为中心的一种哲学价值取向。成人创作了儿

童文学作品，但是视角是成人视角不是儿童视角，不

是成人训导儿童的剧本，而是儿童加入自导自演的创

生的过程。快乐性满足了儿童求新求变的心理。儿

童最怕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内，在游戏中，儿童往

往借助幻想使游戏的空间有别于现实的场景，使熟悉

的现实在游戏的空间内变得陌生化，在陌生的空间

中，儿童充分地表现自我，体验着一种陌生感、惊奇感

和滑稽感所带来的快乐。在游戏精神中，快乐是第一

位的。儿童进行游戏的最初动力在于儿童需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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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乐的感受，在心理上需要这种令人快乐美好的

体验。游戏精神的内外在表现就是快乐，包括内在心

情和外在肢体的全身心快乐［7］。儿童游戏主要受儿

童主观意识的推动，不受场地和外力的限制，通过内

心的自我张力进行驱动。在外在的显现中可能与现

实脱节，显示出非理性的性质［8］29 。与成人进行游戏

的目的性、功利性不同，儿童进行游戏的目的是单纯

而简单的，即“为了获得快乐”。快乐贯穿了儿童游戏

的全过程，也是儿童进行游戏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

儿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游戏精神由此将

“快乐”作为基本原则，将快乐贯穿于文本始末，注重

符合儿童心理的游戏编创，抛开了过多先验性的、成

人式的观念与思想，其目的是让儿童读者不要过多地

拘泥于现实的时间、规矩、秩序和逻辑，转而尽情嬉戏

畅游，以此体味心理上的快乐与满足。正如高尔基所

说，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

（二）游戏的幻想性

游戏是由其幻想性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

言，游戏只有在一个奇妙幻想的世界中才可能实现，

进行游戏的逻辑基础是必须提前营造一个幻想世

界。儿童在现实中的梦想难以真正实现，但在游戏环

境中可以大胆想象，把愿望变成现实。亚里士多德更

认为游戏是面向未来的。儿童的游戏无论是出于冲

动还是精力过剩，无论是角色扮演还是模仿成人，但

游戏的方向总是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世界，既表达了

现实的不可能又表达了未来的期许。在文学作品中，

儿童主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创造想象的空间，用身体去

建构一个模仿现实的、一种假想的另外世界。把自己

身体置身于其中，获得了丰富的精神体验［9］。儿童用

身体构建的想象空间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所以需

要一种稳定的符号系统来代替身体的角色扮演。这

个符号系统就是语言，儿童学会用语言后，他们不满

住于自身身体的依赖，而是把想象置入文学作品中，

在文学作品中扮演角色和富有想象的空间。这种空

间具有稳固性，不被毁灭性。满足儿童的征服欲，释

放其压抑的情绪，获得积极情感。在符号世界中，遐

想世界，充分感受其美妙的幻想和自由的快乐。

教师如果采取讲授式的方法，将儿歌和童话讲述

给儿童，儿童未必感兴趣。所以游戏精神以儿童的视

角，去关注儿童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创设游戏性的情

境，在儿童式的幻想中，儿童易于理解文本，才能进入

文本的内容理解之中。尽管可能儿童不一定理解文

本中文字的全部内涵，但儿童在情境的引导中，感受

到了游戏的快乐，就已经是一种儿童文学的潜移默化

的熏陶了。在这个“进入文本情境”的过程中，儿童体

验到了玩的乐趣，并知道了如何进入幻想之中，他们

处于一种原始的冲动和真诚的状态，卷入了文学体验

的过程之中去［6］98 。儿童游戏满足了儿童的本真愿

望，使沉积于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冲动得以释放和满

足，其途径之一就是就是幻想。幻想在游戏的过程中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引导儿童超越思维定势，

才能从平凡生活中跳脱出来，在理想的境界与想象中

自由遨游，用单纯的、探索的方式对未来作出预想和

预测。

（三）游戏主体的自由性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儿童天然喜欢游戏，儿童对

游戏情有独钟原因在于可以逃离成人世界的约束，或

者自由。正如康德所言，自由是游戏的灵魂所在。郝

伊津哈也认为，游戏的天然特征是游戏者的自由性。

这种自由表现在，游戏是儿童自己组织的游戏，不是

成人预先设定的，游戏是儿童的一种自愿活动，不是

强迫的，不是受外界因素引诱的，儿童在游戏中找到

自我，找到自由，找到快乐。

在游戏活动中，儿童是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组织活动，制定游戏规则。在这

里，虚弱的小男孩变成了凶猛的强盗，仍然需要妈妈

照顾的小女孩变成了照顾娃娃的妈妈。在这里，儿童

成为活动的主角，成年人的规则被暂时中止和放逐。

皮亚杰发现，儿童的思维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

的思维”。对于不能把握的事物，儿童往往采取“同

化”的手段，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客体，赋予客体以形

式，从而实现主体精神的自由。皮亚杰说：“游戏是

把真实的东西变成他想要的，这样他的自我才能得

到满足。他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他解决了所有矛

盾，特别是他用一些虚构的故事来补偿和改善现实

世界。”［10］43 儿童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在认识世

界的初期，他们会对身边的一切产生好奇，并可能将

自我的认识推向到其他事物上，这是儿童身心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一种朴素的、主观的正常现象［11］9 。儿童

在此阶段中，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游戏中可能自

己按照主观的意愿创设了自己的“世界”，并希望在游

戏中去实现自己的所有想法。这就是儿童游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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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自由”原则，即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不受外界

的干扰，不再是成年人敦促下进行行动的被动者，而

是自己世界的“国王”或“领头羊”，有自己主导游戏过

程的倾向。

二、“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形式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也是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游戏性则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基本属性。优

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要素中包括了幻化欢乐的情境、

天真活泼受欢迎的形象、引人入胜的情节、幽默风趣

儿童化的语言等［12］。“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

的呈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

情节创设、语言渲染等形式［13］。

（一）人物形象呈现的游戏精神

人物形象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儿童文学中的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关乎着儿童文

学作品的价值。游戏精神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着

诸多的体现，通过对人物外貌、行为、语言或心理活动

的描述，可能将人物形象较为具体地呈现出来，为引

导儿童进入游戏情境提供支持，也将游戏精神具体化

了［14］。如《鲁滨逊漂流记》，就将主人公多年的流浪

生涯展示出来，其中包含了鲁滨逊落魄的外表描述、

突然进入陌生地域且无法脱身的无奈的心理描写、遇

到“星期五”的曲折情节……种种描绘将儿童带入了

主人公的生活情境，在推动儿童不断想象“鲁滨逊还

会遇到什么事情？”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不怕眼前的

困难，努力提升自我生存境遇的人物形象，实现了儿

童文学的游戏精神［15］。

通过“顽童”“小大人”、“反派”等人物形象的塑造

凸显游戏精神。一是“顽童”的形象，不讨人喜欢的儿

童体现在天马行空和不落俗套的行为上，儿童气的幻

想展现了“顽童”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幻想的背后

是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理解，儿童的好奇心和对

未知世界的探索，超越了传统的行为方式，展现了“未

来世界”中“游戏”的核心和“游戏”的类型——“不讨

人喜欢”的自我，蕴含着儿童特有的能量和激情。二

是“小大人”的形象，小大人都有神奇的力量或智慧，

他们不怕权力，他们勇敢对抗邪恶势力，与之抗衡，在

新时期以后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小大人”的形象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小大人”通常指那些看起来像大人的

儿童，但总喜欢穿得深沉成熟，看不起这些同龄的“坏

男孩”。具有极度自尊的性格特点，在聚光灯下，展示

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急需他人的欣赏和认同。三是

“反派”形象，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走“反派”的道

路，制造冲突，通过主人公与“反派”的斗争，达到衬托

出主人公的良好品质的目的。与“反派”作斗争的主

人公也会同时得到自身的成长，“反派”往往以滑稽有

趣的画面示人，这些滑稽画面有的表现在“反派”的外

表和行为上，有的表现在“反派”滑稽的结局上。

（二）故事情节呈现的游戏精神

故事情节是推动故事发生发展的手段，在儿童文

学作品中，故事情节的编排按照多种方式呈现，但均

有怪诞离奇、神秘夸张或引人入胜的色彩。儿童文学

作家进行创作首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要拥有丰富的想

象力，其作品情节往往是夸张性的，或是荒诞可笑的，

但却能带给儿童们不尽的快乐。如J·K·罗琳的《哈利

波特》系列儿童幻想小说中，作者以超凡想象为儿童

构建了一个切合儿童审美心理的神秘的魔法世界，并

引导儿童跟几个主人公一道在探险中无限自由地游

戏、探索，进而不断成长。作者以一定的文学素养和

逻辑能力，为儿童展现了一种亦真亦奇的幻想、强烈

的游戏精神，使得整个作品同时具备了游戏精神和美

学特质，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儿童文学佳作。

通过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嬉笑与吵闹、

虚拟与真实凸显游戏精神。一是故事情节蕴涵的笨

拙与聪明。在儿童时期，虽然儿童的生活经验相对较

少，他们的思维往往处于一种软弱甚至不合逻辑的状

态，他们对能者和智者的崇拜并没有减弱。通过唤醒

自我意识，大多数儿童此时仍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状

态。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可，甚至“鄙视”那些

“愚蠢的儿童”，这种行为有时也会出现在游戏活动

中，当然儿童们对游戏参与的渴望根植于他们的内

心，对儿童来说，任何行动都可以在游戏的路上进

行。二是故事情节蕴涵嬉笑与吵闹。创作儿童文学

的作者出于对儿童自然本性的尊重，在广阔的生活空

间中创作出他们所熟悉和认可的儿童文学作品，这

样，与儿童现实生活非常接近的游戏就变成了幽默和

风趣，甚至有些吵闹。三是故事情节蕴涵虚拟和真

实。游戏是对现实的模拟，在游戏活动中，儿童们把

虚拟创造看作是真实的存在，得到满足和快乐，比如，

男孩用蝙蝠当战马玩“战争游戏”，想象战场上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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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女孩为娃娃缝制衣服，这些游戏不仅是儿童们

有意识的模仿行为，同时他们不断寻求新的手段来表

达自己逐渐社会化的需求和愿望。

（三）语言渲染呈现的游戏精神

语言是文学的具体体现方式之一。文学作品中

的语言可幽默、可活泼，适宜制造游戏效应，容易为儿

童带来游戏的快乐，且能营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

意境，符合人的审美。因此，在有着明显的游戏色彩

的儿童作品当中，其夸张幽默、快乐荒诞、充满童趣的

语言是十分出彩的，如故事《淘气包埃米尔》中，角色

语言的置换给人以深刻印象；短诗歌《小老鼠上灯台》

中，朗朗上口的语言，使得“小老鼠”生动活泼而又形

象地展现出来；再如台湾诗人林芳萍的儿歌创作，其

作品《谁要跟我去散步？》中，文字运用了多种渲染手

法，简洁明了，韵味十足，具有节奏感，深受儿童欢迎，

更具清新脱俗的质感［16］。

通过语言夸张凸显荒诞美、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

维、语言突转凸显惊奇，从而凸显游戏精神。首先，语

言夸张凸显荒诞美。在儿童文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夸

张形式是程度的扩大和缩小，增加夸张意味着程度的

加深，事物的扩大，这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一种常见

的写作方式。夸大符号或事物，使人物或事物的形象

表现出幽默的效果，增加儿童的阅读兴趣。对于儿童

文学来说，儿童文学中有许多夸张的故事，因为儿童

有喜欢游戏和新奇事物的天性。第二，语言颠倒凸显

逆向思维。不同于在现实生活，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场

景、顺序，甚至角色都可能发生颠倒。真实秩序的颠

倒和角色的颠倒是为了满足儿童对自由的渴望，由于

儿童的思维能力比成人更直接，儿童往往通过幽默的

语言更直接地获得新奇感。第三，语言突转凸显惊

奇。突然变化是一系列的预测，使读者按照行动的逻

辑去思考，却突然发生转向，使读者的阅读期待落

空。儿童作品往往是为了创造翻天覆地、震撼人心的

艺术魅力而设计的，当故事和人物发展到最后的关键

时刻时，往往会有一种突然变化的情节，让儿童读者

意想不到，从而到达艺术效果。

三、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编创的

意义

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编创有重要的意义，具体

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作品创作需要坚守

“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所在。

儿童文学的编创需注意儿童文学应有一定的认知功

能，一定的审美功能，一定的教育功能和一定的娱乐

功能，且娱乐功能是儿童文学的核心。而游戏精神正

好具备以上几种功能，且其追求快乐和幽默欢快，是

儿童文学娱乐功能的支点［17］。对比儿童文学经典作

品，当前中国儿童文学较为缺乏想象、略有僵化的幽

默，甚至误读了“童年诗意”，最终导致缺乏游戏精神，

无法吸引儿童读者。只有深入认识游戏精神，在编创

中将游戏精神重新灌注入儿童文学，才能使儿童文学

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18］。

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延续游戏精

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兴起和

普及，影视、电子游戏等也逐渐进入到儿童文学的视

野，儿童文学由此也面临时代转型，而游戏精神在儿

童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也随之出现更迭变迁，具有了丰

富的、多层次的面貌和形态。对此，如何继续发扬儿

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探讨在新媒介时代下，游戏精神

与儿童文学的特定关系，才能更好地推动儿童文学的

良性发展［19］16 。面对现代化、多媒体时代的来临，除

了应对商业化、电子化、多元化的叙事路向，还要继续

秉持健康的人文情怀，尊重率真的儿童意识和游戏精

神，追求表达方式和叙事路径的多样化实现，便理所

当然地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未来方向［20］。游戏精神

是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儿童文学中的

游戏精神引导儿童去摸索、领悟自己的愿望，探索内

心世界，也是引导儿童从儿童文学作品中认识自我的

途径，更是积极建构儿童心灵的方式之一，游戏精神

的最终目的是指向儿童童年经验的积累和审美塑造，

最终超越内在自我精神［21］。由此，游戏精神是儿童

文学审美价值终极取向所在。

（二）游戏精神对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具有重要指

导功能

儿童文学作品创作长期以来形成了游戏性和教

育性的二元主义。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更大程

度上强调其本身的教育功能，以教育功能的大小作为

衡量作品质量的主要标准。教育主义形成的渊源和

背景是深刻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它是衡

量事物或行为好坏的重要标准，每一种行为都受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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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观念的规范和制约，而文学往往是实现道德伦理教

育的工具和手段。由于儒家思想的支持，“文以载道”

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构成了中国

儿童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

教育主义在儿童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都

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支撑。事实上，儿童文学确实有责

任给予儿童最普遍、最基本的真理知识，给予善和美，

如爱、慈悲、友谊、勇敢和乐观。但儿童也需要快乐、

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游戏，如果老师和家长忽视儿童的

自身特点，他们完全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出发，先

入为主地把儿童的思想和行为用统一的标准规范起

来，不断地对儿童的思想和行为做出决定和判断，以

引导儿童走向所谓的“正确方向”，长此以往，就会扼

杀儿童的天性。儿童渴望美丽快乐的故事、生动有趣

的人物、虚幻夸张的情景，如此这些都只有在游戏情

景下才会实现。所以，在倡导守护儿童天性，凸显作

品游戏性的今天，儿童文学作品想要取得成功，首先

必须有一个能吸引和打动儿童的游戏元素，这是儿童

文学创作的规律。换而言之，只有坚持游戏精神，儿

童文学才能向更健康、更有趣的方向发展，才能满足

儿童阅读知识的需要和愿望。

总而言之，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儿童文学中的

“游戏精神”虽几经沉浮但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在

儿童作品中始终存在并起着重要的作用，表现出它在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22］。游戏精神对儿童

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且集中表现在满足儿童自我能

动性，追求快乐、自由和幻想等方面。因此，游戏精神

是儿童文学的作品编创的重要依据和准则，值得研究

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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